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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
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 30 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

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

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 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

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

“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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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媒介化、视觉化盛行的互联网时代，大众

文化潮流强烈撞击着文学经典的话题，“经典危机”
“去经典化”论一时似乎颇为流行。此时呼唤新移

民文学经典合时宜吗? 新移民文学产生了经典吗?

现在讨论文学经典为时过早吧? 新移民文学经典与

经典化研究要留给后人评说，面对如此疑惑或诘问，

我们如何回答? 答案是不容置疑的，新移民文学经

典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 移民文学: 孕育文学经典的文
化土壤

论及移民作家，会想起一串长长的杰出而响亮

的名字，如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奈保尔、贡布

罗维奇、布兰迪斯等，他们留下的文学经典作品影响

深远，如《大河湾》《洛丽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黑暗之心》《费尔迪杜凯》等都堪称经典之作。移

民作家在创作中之所以会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

经典，是因为从母国移民到异域，这样一种独特的双

重人生经历、跨文化视野为作家创造出了一种特异

而富润的文化土壤。
( 一) 边缘化的跨界生存

移民文学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跨

地域、跨文化的特征注定它的边缘状态。移民作家

从祖国移居他国，在移居国他们被视为少数族裔、他
者身份。用华语创作的新移民文学更是属于远离主

流文化系统的少数族裔的小语种文学。由于这种文

化差异、语言障碍、陌生化的环境以及他者的身份，

处于边缘状态的移民作家的寂寞、孤独与痛楚等都

在心灵中埋下了种子，较之本土作家尤胜之。移民

作家在一生中分前后两段，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文化

传统、文化氛围与语境之中。奈保尔处于跨界生存

中的混杂化写作，既依附又背离，形成英国文化养子

的二难心态。昆德拉曾分析移民作家的艺术问题，

指出移民生活的困难，认为最糟糕的是陌生化的痛

苦，“他不得不调动一切力量，一切艺术才华，把生

存环境的不利因素改造成他手中的王牌”［1］( P100)。
严歌苓说:“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方式，

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2］( P4) 这种

边缘状态、痛苦环境给作家造成“施压”，成为一种

“驱动力”。所谓“造成王牌”“逼真反映”，恰恰是

提供了滋生文学经典的土地与温床。
( 二) 双重人生经验与视野

新移民指的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前半生在祖

国度过，而后半生却在移居国生活。他们经历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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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与异乡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在创作中也就具有

双重的人生经验与视野。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

俄国生活了 20 年，在西欧 20 年，在美国 20 年，后来

移居法国与瑞士。他精通俄语、英语与法语，多重人

生经历与文化视野使他创作出被誉为经典的《洛丽

塔》，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康拉德是波兰人，移民

后用英语 创 作，他 的 创 作 成 为“被 迫 的 国 际 多 声

部”。他小说中的人物有多种种族身份，文化内容

多样。旅加作家李彦指出: “我发觉，长期生活在海

外的人与长期生活在海内的人，在看待东方、西方、
历史、现状等诸多东西，都存在着不少差异。”［3］( P320)

这些作家都深刻地体味到: 移民作家的人生经验、思
想意识、观察视野是双重或多重、或曰混血的，这一

切对文学而言，又是异常宝贵的财富与矿藏，给作家

的文学创作以多重眼光、体验与思维方式。
( 三) 文学创作的自由度

移民异域，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会摆脱许多非文

学的东西的约束。新移民作家，他们在母国所受到

的教育，其文学观由于受到文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

复杂的牵制关系，有形无形地受到制约，影响到作家

的创作。而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异域环境，这种制约、
这种羁绊被剪断了，摆脱了体制上的捆绑，文学回归

到文学本体上来。同时，作家的创作也摆脱了“稻

粱谋”的依赖，“不为生存而写作”，写作不成为他们

谋生的手段，他们的创作是为了抒发身处异域的复

杂情感，如旅美作家吕红所深刻感受的:“从原乡到

新乡，是移地、移根、移文化，面对新的挑战和挫折，

过程有想融入主流社会而变不了，或欲保留原来的

生活方式与思维不想变，却由不得自己的许多挣扎、
冲击，所以说，入境是瞬间的行为，移民却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用文字记录下在原乡与异乡之中的挣

扎、冲突、挫折、修复，存活……这就诞生了移民文

学。”［4］( P182) 黄宗之和朱雪梅也谈到: “这些离乡背

井的新移民在经历过颠簸流离、许许多多的坎坎坷

坷后，内心积累起来在心理上、情感上、物质上、精神

上很多郁闷，需要发泄，需要倾吐，由于身处异乡，远

离亲朋旧友，与人群疏隔，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用

文字把自己的这些感受表达出来，成为了一种现实

的精神需要，比面包和牛奶更为重要。”［4］( P223) 移民

作家从事创作摆脱了非文学元素的羁绊，不依赖创

作谋生存，创作是一种人的情感的倾泻、思想的驰

骋，是文学梦的回归。
( 四) 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

移民作家接受过母国与移居国的双重教育，具

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他们的外语修养使得他们能比

较顺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优良传统，

比如直接阅读西方文学原著、吸收西方语言的长处、
比较中西方文学的优长等。有西方学者提出“双螺

旋文化”基因结构理论，认为犹太移民是世界级大

才的孵化器，如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等，是移

民的“双螺旋文化”基因链设计。这种“双螺旋文

化”基因结构理论也可以移植于移民作家创作。新

移民作家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营养、东西方的复

合结构，也必然会渗透到创作之中。严歌苓指出:

“有多少移民作家在离开乡土之后，在漂泊过程中

变得更优秀了? 康拉德、纳博科夫、昆德拉、依莎贝

拉·阿言德……。”［2］( P3) 许多新移民作家都具有双

语思维与创作能力，这无疑成为助长其文学创作飞

升的羽翼。

二 呼唤新移民文学经典

20 世纪以来，中国所谓的留学生文学自“五四”
以来有过 3 次文学潮。准确地说，前两次都应该称

为留学生文学。第一次是“五四”以后，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留学生文学潮，如鲁迅、林语堂、郭沫若、
巴金、老舍、闻一多、徐志摩等。第二次是台湾 20 世

纪 60 年代前后的留学生文学，如白先勇、於梨华、聂
华苓、赵淑侠等。第三次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

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持续不断的移民大潮而逐渐

兴起、蓬勃发展起来的新移民文学，就人数之众、规
模之大、地域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留学生文学

潮。这一次形成的汹涌澎湃的文学潮不仅有作为主

体的留学生，也包括技术移民、经商移民、投亲移民

等，可谓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学大潮，席卷美洲、欧洲

及澳洲等地域; 不仅在中国史无前例，在世界范围内

也罕见，其势头可谓方兴未艾。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新移民文学涌现出一大批

优秀的作家作品，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受到海内

外学者和专家的高度评价与国内外学界的充分肯定

和褒奖。
“新移民文学”这个概念是针对中国大陆移民

海外的作家群体而言。就时间而言，所谓“新”，只

是一个对一定历史时间的界定，主要指中国改革开

放以后到现在; 就空间而言，它辐射到五大洲，主要

地域或曰重镇在北美、欧洲与澳洲。
新移民文学走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如果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作为起点，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早

期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苏炜的《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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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为滥觞，到 90 年代初的

《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风靡一时，新

移民文学就给国人带来过热浪的冲击与新奇之感。
中期为新旧世纪之交。2000 年，高行健的小说获诺

贝尔文学奖，哈金的小说在美国获两项文学大奖，一

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如陈瑞琳提出的“三驾马车”
中几位女作家的力作的问世等。近期为新世纪 10
年，新移民作家队伍更为壮大，中年作家愈加成熟，

作品沉甸、厚重，新生代作家佳作频出，形成群星灿

烂、交相辉映的文坛壮观宏景。
就欧、美、澳三大块地域而言，30 多年来涌现的

作家群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字。仅从选集、作品集、丛
书来看，2006 年成都出版社出版了少君主编的海外

新移民文学大系《北美经典五重奏》，2007 年又推出

按海外华文文学社团结集的 7 卷本《新移民文学社

团交响曲》。北美新移民作家融融、陈瑞琳主编的

《一代飞鸿》汇聚了美国、加拿大有代表性的 44 名

移民作家的作品。庄伟杰主编的《澳洲华人文学系

列丛书》5 卷本收录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作家有百人

以上。孙博主编的加拿大作家作品选有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散文集等。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南

开 21 世纪华裔文学丛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世界华人周刊》张辉总策划的《世界华人文库》系

列丛书已出版到第 3 辑，共出版了包括小说、散文、
诗歌、随笔、作品评论等多种文类的作品集、选集共

50 多本，是迄今为止规模宏大、品类多样、汇集作家

最多的大型新移民文学丛书，可谓大气魄、大手笔，

为新移民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作品集的出版更是难以统计，仅海峡两岸就

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过哈金、高行健、严歌苓、张翎、虹
影等多位作家的作品集。

海外重要的华文报刊此处不细数，就北美地区

而言，《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国际日报》《侨报》
《红杉林》《中外论坛》《美华文学》等报刊都是发表

华文文学作品与评论的重要阵地。
如果从文学评奖而言，那么新移民作家在海内

外获得过各类文学大奖，其中包括国际有重大影响

的文学奖，以及国内权威文学刊物的奖项，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哈金曾获 1999 年美国“国家书卷

奖”、2000 年美国笔会 /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发的“美

国笔会 /福克纳小说奖”，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

国主流文学大奖之中国移民作家。《等待》和《战争

垃圾》曾在 2000 年与 2005 年两度入围普利策奖小

说类决赛名单。高行健的小说曾获 2000 年诺贝尔

文学奖。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获 1991 年

台湾中央日报短篇小说一等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

影获亚太国际电影节六项大奖，《小姨多鹤》获全球

首个华侨文学最佳作品奖，《天浴》英译版获哥伦比

亚大学最佳实验小说奖，由严歌苓本人改编的同名

电影问鼎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张翎的小说曾获加

拿大袁惠松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奖、第八届十月

文学奖，《金山》获得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

版社主办的 2009 年第六届《当代》长篇小说奖。虹

影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奖”，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获台湾 1997 年《联合

报》读书人最佳书奖，2005 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

奖”。陈河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长篇小说《沙捞

越战事》获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最佳作

品奖。陈谦获《人民文学》茅台杯文学奖。李彦的

《红浮萍》曾获加拿大 1996 年全国小说新书提名

奖，同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

奖”。刘荒田于 2009 年曾获首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

学奖散文类首奖。章平曾获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

诗歌奖。《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江南》
等国内著名文学刊物的大奖，新移民作家都一一斩

获。在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新移民小说的长中短篇，

多次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同台竞技”，榜上有名，

并几次夺冠。
以上统计并不完全，作品评奖也不等同于文学

经典，但它也是评判一部作品的重要标尺与参照系。
它从一个方面显示: 新移民文学已引起国际文坛的

高度重视与关注，在海内外获得广泛的认可与很高

的评价，影响日益深远。
在当今资讯高度发达、文化多元的地球村时代，

认定、评判文学经典没有也很难有一个公认、固化、
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文学本体自身无疑是首要的

标尺，而与之难以分离的是对它的阐释与评价。黄

曼君认为要从“实在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两个

维度来理解经典:“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

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 “从关系本

体论角度来看，经典是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

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5］( P149 － 159) 而文学经典亦是

属于时代( 即一定的历史坐标系中) 与特定地域的。
雨果在谈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说，每个时代都与

一个社会的时代相适应: 抒情短歌、史诗、戏剧。弗

克马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弗克马非常欣赏的一

点就是，布鲁姆把自己的著作叫作西方的经典。他

认为:“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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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

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我宁愿相信一种根植

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

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

欧 洲 版 经 典，一 种 世 界 文 学 的 尼 日 利 亚 版 经

典。”［6］( P62 － 67) 这些经典言论启示我们对当今蓬勃发

展、实绩可观的新移民文学新的思考。或许在这个

文化多元的时代，“没有经典”的声音不绝于耳。正

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理性地要高声呼唤: 新移民文

学迫切地需要经典。
( 一) 跨域性影响

真正的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美国著

名学者尹晓煌在其《美国华裔文学史》中指出: “经

济与文化全球化是促进华语文学视野发展的另一个

关键。随着环太平洋各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合

作进一步加强，亚洲的华人世界与太平洋彼岸的美

国之联系也更加密切。”［7］( P184) 前述哈金、高行健的

作品在西方获文学大奖就足以见证这种影响巨大的

辐射力。新移民文学的影响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

文化。它的影响是跨域跨文化的。这种跨域性影响

还呈现为双向流动的特征: 一是从移居国流向母国。
哈金的小说原著为英语创作，后翻译为中文在海峡

两岸出版，《等待》已翻译成 20 多种文字在全球发

行。二是从母国流向移居国。一些新移民作家的作

品在海峡两岸出版，被译为外文后又流向移居国，并

向其他地域辐射。虹影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创作后被

译成 30 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李彦的小说也

是先出英语本，后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严歌苓

等作家都用中英文双语进行创作。
( 二) 时代精神体现

如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

产生文学经典一样，特定历史时期的移民文学也会

有其文学经典。新移民文学发生在地球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新移民文学虽然题材

各异，风格多元，但是就整体而言，其题材、人物形象

塑造、文化蕴含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变迁、漂泊、寻
梦以及对原乡中国与异乡西方的省思与想像; 是书

写华人，从 100 多年前移民先辈到美洲、澳洲淘金直

至当下的海外中国人的命运沉浮、生存状态与人性。
它是世纪之交前后几十年乃至 100 多年华裔族群生

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现。这都是在中国当代

文学中难以寻觅，而在移居国主流文学中也无从见

到的。新移民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母土，被

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延伸，它从一个新的视野、新的

窗口表现了中国社会 30 多年巨大的变化、转型与变

迁。如表现移民先辈远去异域淘金、做苦力的《扶

桑》《金山》《淘金地》等长篇小说，表现海外新移民

生活的艰辛、漂泊、寻梦、奋斗的异域人生，表现地球

村时代“海归”与“海不归”的双向寻找与抉择。新

移民文学作品风格不同，多姿多彩，打上了强烈的时

代精神与文学审美的印记。
( 三) 经典性评价

就当下而言，海内外学界对新移民文学的阐释

与评价已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依附于

政治话语的约束而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文学经典

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海内外学者与

作家从文学本体、人性的深度及审美层面给予了优

秀新移民作家独到而精辟的评价。如美国老一辈的

大作家厄普代克非常称赞哈金的小说，中国当代作

家余华评价哈金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为“伟大

的小说”。刘再复称高行健为“全 能 冠 军 孤 独 才

子”，认为“《一个人的圣经》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

国最优秀的小说”。美国华裔文学史家尹晓煌、学

者王德威、《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高度评价严

歌苓的小说，陈思和教授从《扶桑》中读到了“东方

民族文化的真正精魂所在”。莫言、李敬泽都极力

肯定张翎的特色，陈瑞琳评价《金山》是“中国人的

海外秘史”。莫言认为:“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

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

物。”美国学者葛浩文、瑞典 BTG 杂志对《饥饿的女

儿》评价极高。陈晓明说: “把虹影的书放在伍尔芙

和玛格丽特·拉拉同一书架上———这是迄今为止任

何一个中国内地作家都未享受过的殊荣。”法国巴

黎大学教授韦遨宇评价林湄的《天望》是“对人类精

神家园给予终极关怀的巨著”。刘再复认为李彦的

《红浮萍》“是欧洲世纪交接时期的一份历史见证”。
海内外著名作家与学者的这些经典论述给我们深刻

的启迪与思考。

三 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的建构

( 一) 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的困境

就当前中国文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新移民文

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以下三种倾向:

1. 厚古薄今

有人总是仰视古代，而对当下却“视而不见”，

见也冷淡; 而且偏见地认为，研究越古越有学问，当

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华文文学研究当然是最次之，是

末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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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洋”轻“华”
“洋”指的是外国文学研究，如同过去神化诺贝

尔文学奖，等到中国人获奖以后又有“不过如此”之

说一样。这里的“华”包括中国当代文学，这里特指

当代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
3. 解构者多，建构者少

说到当代为什么不能产生文学经典振振有词，

对当代文学缺乏热情与勇气，而对新移民文学更是

持困惑、质疑的态度，呼唤的声音却很微弱。
新移民文学研究与新移民文学一样，也处于边

缘状态，在学界亦处于他者地位。新移民华文文学

研究在异国重“洋”轻“华”，在母国厚古薄今。以英

语语系的国家为例，文学研究者、高等院校无疑是把

英语文学研究放在首位，研究华文文学者凤毛麟角，

人员稀少。而在中国，新移民文学自然是属于当代

的，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它也只是处在延伸的地

位。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早就指出了学界的厚古薄

今倾向或偏见，而新移民文学研究更处在当代文学

的边缘。对新移民作家作品的解读、阐释、评价与研

究，与新移民文学的蓬勃发展、取得的实绩比较起

来，一是相对滞后，二是力量薄弱，三是队伍分散。
中国高校从古代到当代都有比较庞大的教学研究队

伍，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者少，这无疑影响到新移民

文学经典化的研究与建构。为此，我们的研究者更

需要以极大的勇气与气魄来开拓，挑战，执着勇往，

披荆斩棘。
( 二) 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建构

哈金曾提出过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并解释

道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

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

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

中找到认同感”［4］( P7)。哈金呼吁的其实是中国小说

的文学经典，而这也正是他小说创作的崇高追求与

标高。2010 年在武汉第 16 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国

际研讨会上，陈瑞琳提出了“三驾马车”的著名理

论。对这种提法，我的理解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考

察，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涌现出优秀而富有才情的

作家。新移民作家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这

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海外新移民文学既与中国

当代文学有血肉相连的血缘联系，又移植于异域的

土壤生长。在移居国，华文不是母语，只是该国少数

民族的族裔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跨地域、跨文化，以

及它在中国及他国的双重边缘的特质，决定了它的

发展的困境。严歌苓、张翎、虹影分别为移居到美

国、加拿大与英国的华文作家。“三驾马车”的提

法，首先是对严歌苓、张翎、虹影三位作家创作成就

的充分肯定，是把她们作为领军人物的赞誉，同时更

重要的是对 30 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新移民文学实绩

的充分肯定，以引起海内外文坛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我认为，这种提法是有见地而富有开创性的，对海外

华文文学的发展有推波助澜的积极意义。陈瑞琳

“三驾马车”的命题是呼唤新移民文学经典的第一

声响亮的集结号，对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具有开先

河的时代意义。
对新移民文学经典化的建构，笔者提出以下几

点思考:

1. 要勇于挑战传统观念

文学经典一定要隔代才能产生吗? 中外文学史

上的所谓经典化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经过较长或者

很长时间的沉寂与冷落、遗忘，后来被挖掘、发现而

经典化，声名鹊起，为人们奉为经典; 另一种是该作

家作品在当代就影响很大，受到很高的评价，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阐释与研究不断深化，再评价，而成

为公认的经典之作。应当看见，文学史上优秀之作

在作家的当代时就受重视，获得肯定与评价的例子

并非少见。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俄罗斯文学史上出现

的那个黄金时代，一批杰出的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

泰、契诃夫、果戈里等在当时就得到了同时代的著名

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普罗留博

波夫等的高度肯定、认同与赞扬。就当代而言，台湾

留学生文学的优秀作家白先勇、於梨华、余光中、洛
夫等离我们也不太远，而他们的作品在台湾亦是公

认的经典之作了。
在当下地球村时代，传播、通讯、互联网等高科

技迅猛发展，文学作品的传播、批评、反馈之速度是

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当今时间的“同时

性”也在向传统的“时间观”发出挑战。
2. 同代学者要做文学经典研究的“发现者”与

“拓荒人”
文学经典不会从天而降，作家在世，其作品就被

誉为经典的，绝非个案。文学经典固然要经过时间

的检验与淘洗，经过读者与研究者的解读与评价，也

需要“发现者”与“拓荒人”。这或许需要几代人更

长时间来完成，然而它却开始在第一代，或者说同代

人，同代的学者、评论家承担着这样的重任。有学者

指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滞后也是评价危机产生

的重要原因。”“把经典的命名权推给时间和后人，

这使得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确认成了被悬置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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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8］我非常赞同这位学者的看法。特别要指出

的是，新移民文学经典化较之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

问题更加严重而有过之。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前，名不见经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小说

赞扬备加，其代表作《喧嚣与骚动》成为公认的经

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同样是他们在世时就被确认为经典的。这些文学经

典作品传到中国，似乎无需再经典化就被接受了，被

“移植”过来了，因为他们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了。
其实，许多外国文学经典都可以视为“移植”的。由

此观之，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其重担落在了作家的

移居国与母国的身上，由于作品用汉语创作，祖国的

学界与批评界则更是重任在肩。
3. 要集结学术队伍与兵力谋划研究策略、路径

与方法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需要海内外的学者与评论

家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国内高校与研究机构要整

合、集结学术力量，如有计划地策划出版大型海外研

究评论丛书，包括宏观的综合性研究、作家个案研究

与比较研究等。大力培养青年学者，壮大研究队伍。
海内外作家、学者、批评家联手，加强学术交流活动，

召开国际研讨会，拓宽研究路径，重视方法论的研究

与实践等。
由此可以看见与感知，新移民文学经典的春天

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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